




 

 

 

 

 

 

 

 

 

没有人真正超出他的时代 

正如没有人能超出他的皮肤 

——黑格尔 



 

 

代序 

想到了《白鹿原》 

——读张胜利的《西京云影》 徐剑铭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阅读张胜利的长篇小说《西京云影》了。第一

次是在去年夏天，读张胜利给我的是由手稿变成的打印稿；现在是春

天，我看到的是即将付梓的清样，也就是说，花，就要开放了！ 

第一次阅读时我就有一种感觉，这本书怎么有点像陈忠实的《白

鹿原》？这次阅读中，这种感觉愈发强烈。可以说我是一边读《西京

云影》，边想《白鹿原》，试图寻找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西京云影》写在扉页上的是哲学家黑格尔的名言：“没有人能

真正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超出他的皮肤。” 

《白鹿原》在同样的位置写的是文学家巴尔扎克的名句：“小说

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仅从这两条标志性的导语就可以看出：两位作家都是要用文学的

载体展示我们这个民族在行进中的时代印痕、心路历程。往大里说称

史诗，或小里说叫故事。 

陈忠实的《白鹿原》比张胜利的《西京云影》早出世 20 年，

《白鹿原》已经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最优秀长篇巨著，堪称史诗性作

品；《西京云影》目前还正在梳妆打扮，尚未走出闺门。但是仅从以

上引用的导语我就可以认定，张胜利写作的目的与陈忠实是相同的：

用文学家的心灵与视觉回望历史、解读历史，让小说成为一面光可鉴

人的镜子。 



 

 

所以我要说：张胜利是位有社会责任、有担当的作家。陈忠实就

“更是”了！ 

仅此，我对二位有着同样的敬佩之情——尽管二人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相距很远，忠实是大家，胜利目前还在业余作家之列，忠实年长

我两岁，胜利晚生我一两年。“革命不分先后”，“有志不在长

幼”，既遇有德者，何不相悦？ 

就地域而言，两位作家可谓是“邻家兄弟”。忠实笔下的白鹿原

位于西安东部三四十里的地方；张胜利书中的张家滩也在西安东部，

距省城七八十里（属临潼区）。白鹿原是陈忠实的故乡；张家滩是张

胜利的桑梓地。而两地之间的距离远不过三四十里。属于一块云彩下

雨，两边地皮皆湿的近邻。 

两位作家都有着浓重的乡土情结。这一点，从写作的目的和书的

内容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里是中国西部的渭河平原。两位作家的两本书都是描写发生在

渭河平原上的故事。书中的时间跨度可以用“百年”来计量。出现在

两部书中的人物都可称“众多”。而这百年中国政局之动荡、世事之

纷乱、民众生存之艰辛可谓“罄竹难书”！ 

一个有承担的作家不能因为“难书”而不书，否则你就别干这一

行。 

对于渭河平原的百年风云，陈忠实“书”了，《白鹿原》成功

了。 

张胜利也“书”了，《西京云影》即将面世，将接受社会大众的

检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既然要接受社会大众的检评，我就不该多嘴多舌。但我还是想说

几句，好在我不是文学评论家，我的话还不至于对读者起到导向作

用。 

我想说是因为我对张胜利的了解。前文已经说过，胜利是位工人

作家，他的本职是工厂的工人。从学徒熬到技工，再从技工升到车间

主任、书记，直到退休，顶着一头花发回家颐养天年。他在工厂干得

咋样，我了解不多，我知道的就是他自小热爱文学，进入工厂后坚持

业余写作。可以说，他写作的历程与他工作的时间是同步的。这一点

非常难得！一个人把一项他所喜欢的事坚持四五十年，真的是很不容

易！更难得的是，这部长达 40 余万字的小说竟是他在退休后很短时

间内写出来的，其中的“内涵”就更加丰富精彩了！ 

我觉得这是一部好书，一部匠心独运的大书。书中的众多人物个

性鲜明，故事情节波澜起伏。作者在揭示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在认真

地、甚至痛苦地咀嚼历史，解读苦难，反思我们这个民族在艰难行进

中的是与非，罪于罚，得与失，成与败……我觉得，这本书试图努力

突破图解政治的藩蓠，在描写人物命运时，力图解析人性的本质。全

书中你几乎找不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好人”，也找不到一个十恶不赦

的坏人。他要揭示的是人性的复杂性，努力让每个人物都是“这一

个”。我认为这一点作者是成功的 

作者以朴实、明快、生动的语言抒发出对家乡的恋情。描绘家乡

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无论是西京城还是张家滩，都让人感到亲

切、自然、生动。 

既然想到了《白鹿原》，那我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就文学而

言，《西京云影》与《白鹿原》相比，孰重孰轻？ 



 

 

虽然文学作品没有量化标准，但我还是要坦率地说：二者的差距

还是很明显的。胜利仍须努力！ 

我能感觉到的：一，《西京云影》时间跨度很长，细节很多（很

多细节也很精彩），但在谋篇剪裁上似乎应该再下功夫。二，我知道

胜利是位心底善良的好人，但是，当一个作家进入你创造的那个特定

历史环境时，仅靠本性的善良是不够的。因为那个环境中有善也有

恶。你必须狠下心来，把恶写透，如此才能让真善美引发人们的同情

与爱怜。作家进入创作就像战士上了战场。你不能说战士不善良，但

战场上只有善心能行么？这方面，胜利“心太软”。比如国藩的含冤

入狱，风翔的遭陷害，解脱就显得简单了，这样既有损于艺术的真

实，也就缺少了艺术的震憾力，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当然，我是拿《白鹿原》这部名著和胜利的《西京云影》相比，

标杆自然定得很高。就整部作品来说，如我前面所言，《西京云影》

无疑是一本好书，是一本在写作上有所追求、寻求突破的佳作，是一

本厚重、匠心独运的大书。作为一位工人作家，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已

经很难得了。我很高兴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我也期待着胜利能够写出

更加精彩的作品来。 

2012.3.28 

于无梦书屋 



1 

 

楔 子 

富庶的关中平原腹地，终南山下，有一条著名的河流——渭河。

多年前，当地人一直称它为禹河，不知道是念转音了，还是和大禹有

关。至今，山里有些老人还这样称呼它呢。远古以来，这条著名的河

流就一直安详地、豪放地流淌着，喧腾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它

用自己坚忍博大的胸怀孕育了关中平原，又用自己甘甜的乳汁哺育着

这片平原的生灵。它是关中平原的母亲河。在它的臂弯里，曾诞生过

让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朝代：周、秦、汉、唐，也曾谱写了一篇又一

篇震古铄今的多彩华章。其实，上古时期，它曾是黄河的一段故道，

只是后来由于地壳变动，黄河在甘肃境内折身北上，才不再流经它的

河床。因此，它也无疑曾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在这条母亲河下游的南岸边，骊山脚下，有一个普普通通的村

庄，名叫张家滩。它的又一代子民凤翔和国藩就生长在这里。 

凤翔和国藩他们俩是叔侄，是同一天同一时辰一前一后来到这个

世界的。但命中注定，前脚下来的张凤翔一生下来就要将后脚落地的

张国藩叫做叔叔。 

朝上推几辈，凤翔和国藩是同一个高祖张明宇的传人。张明宇早

先只是一个下苦力在官路上帮人挑担推车赶脚的脚夫，但人聪明义气

肯干，在诸多伙计中还是很有威望的。那年，还是人人拖着长辫子的

大清时期，陕西遭遇大旱，连年歉收，饥民遍野，一时天下大乱，兵

匪横行。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从哪儿，关中道先后拥进了几股人

马，声势不小。不知是兵是匪，也不知何派何系。总之，这些人马凶

悍异常，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常常是一进村之后，不分尊卑贵

贱，不分男女老幼，砍头如砍西瓜。张明宇那阵年轻气盛，又自幼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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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武功不凡，目睹一些现象很是不解。那回赵庄有人吵吵有股土匪

奔庄子来了，一时，偌大的一个村子乱了营似的，到处都是“来了，

来了，怕怕，快跑快跑！”哭爹喊娘呼儿叫女的吵吵声，男女老少，

扶老携幼，没头苍蝇般乱窜。但腿快焉能比上马快，工夫不大，几个

骑着高头大马手持利刃的土匪就杀进村子，见人就砍，随后，又一把

火烧了村子。事后一清点，四百人的村子一下子就死了四五十口，棺

木摆了一街道。其实，那次土匪也就是来了七八个人。张明宇就想，

人家是人，咱也是人；人家有刀，刀咱也有；人家有胳膊有腿，咱也

并不缺胳膊少腿；咱咋笨得想不到刀能杀人呢，笨得咋光把刀当摆设

呢？于是，他联络了一伙平日一同习武的弟兄，打定主意，试试土匪

是不是铁脑袋铜“尻子”（关中方言：屁股之意），是不是刀枪不入

的石胎。一日，一彪人马瞄上了他们张家滩。大约平时剁木桩般杀人

惯了，这帮土匪心想，这次也只是尽兴操练操练而已。因此，一路说

说笑笑吵吵闹闹悠然自得，如同踏青郊游一般。及至进入张家滩，并

未看见惯常所见仓皇而逃、惊弓之鸟般乱扑腾的景象。而是一二十个

拿着长枪短刀的棒小伙子，敞胸露怀，一字排开怒目而视。土匪头目

见状，倒着实吃了一惊。稍顷，又受辱般大怒。心想，吃了豹子胆

了，日头由西边出来了，居然还有不要命的敢挡道！嘴里怪叫着：

“操你先人，狗日的不想活了！”策马挺枪就向前冲去。明宇开始也

有些怯火，腿有点发颤。及至听到叫骂声，血猛地直朝脑门涌，也不

知道害怕了，扬起砍刀就迎上去。其他小伙一看那阵势，也豁出去

了，反正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好一场混战，杀声

冲天，刀枪乱舞，尘土飞扬……因为村子街道狭窄，土匪的马匹使不

上劲，加之有些轻敌，准备不足，几个回合下来，明宇一刀先把那个

小头目砍翻在地。其他弟兄见状备受鼓舞，发了疯似的怪叫着一齐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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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上前，连着砍死 了七八个，剩余的几个急忙掉头落荒而逃。那场

小小的胜利使得四周的村庄信心大增，噢，原来土匪也不过只是凡胎

肉身，咱的刀也绝不是烂木头片片！于是，头面人物出面，各村纷纷

成立了护村队，几个村联合公推张明宇为总头目。 

本来，逃脱的土匪回去后，大头目闻听大怒，立马要亲自上阵为

弟兄复仇，扬言非得血洗了张家滩，非得活剐了张明宇。有人劝明宇

道：“这回你娃把祸惹大了，还不赶紧逃命。” 

明宇道：“人，就怕你骨头软，就怕你自己先把自己看轻贱了，

把自己当做牛当做羊当做马。豺狼虎豹来了，光知道乱哄哄没命地

跑。难道脑门上的犄角白生着？难道腿上的蹄蹄子白长着？合起来

顶，合起来踢，咋说也能灭了几个狼几只虎。”他这么一说，众人觉

得有理，村里青壮年的心也都勇了。 

张家滩历来有尚武传统，乾隆年间，曾出过一名武举呢。不久，

村子里就有了一支像样的民团，由明宇领着天天操练，只等土匪前来

进犯。本来，土匪大头目咽不下那口气，可是适逢战事吃紧，朝廷已

派几路人马前来剿杀，于是，只好放弃了“血洗”，也正因为如此，

张家滩才逃过一劫。 

那场匪患之后，本县县太爷王县令很是赏识张明宇，特意让他到

县里当差。后来，还亲自向州府禀报了他的功绩，向朝廷给他讨了一

个旌表。一时，张明宇的大名一下子在关中道传开了，十里八乡都知

道张家滩出了个人物。张明宇一出门，总有不少人仰慕地围观，如同

当年阳谷县民众围观打虎英雄武二郎一般，弄得他倒不好意思。张明

宇也不含糊，到县衙当差后，恪尽职守，办事公允，连着办了几件大

案，颇受众人好评。特别是他只身智擒了本地韩峪山为害一方多年的

大土匪“草上飞”之后，去了王县令的一大心病，王县令更器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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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例提拔他当了班头。人人都说，王县令仕途看好，往后，明宇的前

程恐怕也真不可限量呢。 

然而，两三年后，就在王县令即将高就时，明宇却借故离职而去

——因为时间一长，他有点看不惯他这位恩公的作为了。 

王县令也算寒门出身。十年苦读，九载熬油，“朝为田舍郎，暮

登天子堂”。初到任时，志存高远，立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治

下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官声不错。时间一长，受官场之风熏陶，为人

情世故所累，慢慢变了，最后也随波逐流开了。迎来送往，拉拉扯

扯；敷衍塞责，徇私敛财。明宇看在眼里，气在心中。有心制止吧，

人微言轻，回天无力；同流合污吧，于心不忍；反目相向吧，又拉不

下那个脸面。王县令一直对他不错，还保媒一心想把自己的一个表妹

嫁给明宇呢。在万般无奈的纠结中，明宇不顾王县令的挽留，最后干

脆称病递了辞呈。他不愿昧心吃那碗肥腻肮脏的官饭。 

重回张家滩之后，明宇先是和他当年当脚夫时在陕北结交的一位

漂亮女子雪梅成了亲，接着又拿起了锄头、鞭杆，成了一位名副其实

的农夫。因为自小吃苦，又会谋划，见过世面，眼界开阔，加之在县

衙里当差小有积蓄，不几年，明宇就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让明宇日后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东，是他一次极为英明的决策。 

那阵，村子北面渭河岸边有一片二百来亩的河滩地，是邻村另一

大户人家的。因家中发生变故，急需脱手转让，迟迟无人问津。这当

然是有原因的：因为那片地紧在渭河拐弯处，每每一发大水，河堤首

当其冲，不堪重负，造成漫滩，将那二百来亩地变成一片泽国。往往

投入无数，劳作一年，结果颗粒无收。会谋划的人谁会接手这片田

地？看看难以出手，主家的卖价一压再压，最后，可以说半卖半送

了。明宇是个有心人，自小是在那片地上玩大长大的，对那里的地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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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于胸。他“思谋”（考虑），要解决漫滩问题，就得加固大坝，

只要舍得投入，两三年工夫，那段坍塌的大坝完全是有可能加固好

的。于是东挪西借，咬着牙把那块地买了下来。 

也该当明宇走运。 

那年冬天，明宇正和几个雇工在河堤上忙碌，远处顺河堤来了一

队人马。近了，才看清是几顶官轿和一些衙役随从。跟在后面的轿子

正是本县新任父母官孙县令的。原来，来者是朝廷专门派来巡视大堤

的河防大员。 

那三品大员一路走来，见大堤千疮百孔，破败不堪，心中甚是不

悦。正在这时，见前面几个百姓大冷天赤膊着上身，正抬着巨石修筑

堤坝，不由得有些感动。立马吩咐停下轿子，差人把明宇叫过来。明

宇本身当过官差，见过世面，人又机灵，见大员相问，并不慌张，侃

侃而谈道：“……水务乃兴农之本。农为朝廷根基，根基不稳，何以

兴国？”又道：“我天朝地域辽阔，河流不胜其多。朝廷自有难处，

百姓亦该出力。只要上下通力，何愁水患不除？”直说得大员连连点

头。当下命孙县令对明宇诸人进行了奖赏，又回身训斥几个下属道：

“看看你们，备受皇上圣恩，还不如区区一介草民，这样的堤坝能让

圣上放心吗？”末了，河防大员又发了话：朝廷拨款，百姓出力，夏

汛前毁坏的大堤必须全部修好！大员有令，底下哪敢懈怠？半年后，

一道崭新的大坝就修成了。一下子，明宇二百多亩的河滩地变成了水

浇良田。以后，他又从东府黄河边请来把式，引种了西瓜和花生，沙

土地更是变成了聚宝盆。 

自此，明宇的财富不断增长，还在县里、省里开了商号货栈。十

来年间，真正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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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宇发家后，并没有忘记乡邻，广积善缘，造福桑梓。有年闹年

馑时，为赈灾舍饭，他几乎散尽家产，深受乡民敬重，被尊为善人。

为此，四周八乡老百姓还联名送了他一方“积善之家”的牌匾。至

今，乡间还流传不少有关他的轶闻掌故呢。 

明宇雪梅二老相继离世后，膝下的三个儿子倒不错，客客气气和

和平平地分了家。随着大家庭的解体，两位老人颇有些传奇色彩的创

业史，在下辈身上渐渐归于平淡了。 

不过，世事无常，历史长河总不能死水一潭。有时，不期然间也

可能溅起水珠，或掀起巨浪。颇有些英雄气概的张明宇的后人们，也

总不能人人平庸、个个草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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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门的繁衍史上，张凤翔和张国藩虽算不上巨浪，但至少也算

得上两个闹出了点动静的人物。 

凤翔是张明宇长门的后人，国藩是老三的后人，两人是在枪炮的

聒噪声中来到这个世界的。 

其时是民国十五年，正是镇嵩军围困西京城、二虎守长安的时

节。西京城周围驻扎着不少被关中人称作“粮子”的军人，当然全是

操着蛮不拉拉口音的河南侉子。张家滩也驻着一连粮子，连长就住在

凤翔家，连部自然也设在凤翔家。 

人说树大有干枝，族大有乞儿。明宇的几个儿子分家后，各户家

业自然少了。到凤翔父辈时，其他后人都相继衰败，唯有凤翔家还牢

牢占据着村子首富的地位。遗憾的是，年近四十，凤翔的父亲还没有

子嗣。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何况这么大的家业？为此，凤翔的父

亲常不由得长吁短叹。一日，王坡的王二先生又来给夫人看病。王二

先生是张家世交，和凤翔的父亲是多年的好友。号脉开完药方之后，

王二先生收拾好笔墨纸砚，背过夫人，轻轻摇一下头对凤翔的父亲

道：“夫人阴虚太甚，脉象沉弱……看来，不能了。” 

“这可如何是好！”凤翔父亲放下手中的水烟袋，连声叹气。 

“叹气有啥用！你得想想办法。” 

“要不，我把她送到省上让洋先生看看？” 

“洋先生？”王二先生不满地撇撇嘴，“你钱多得是没地方花

了？实说，你就是把人送到京城也不顶用。” 

王二先生是关中道上的名医，擅长妇科、儿科，最瞧不上西医。

王二先生话一出口，凤翔父亲的心一下子凉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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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不绝后，兄弟，你得另想办法——再办一个人嘛。” 

其实在王二先生说这话之前，已有不少人劝过凤翔父亲。凤翔父

亲也早在心里琢磨过这事，甚至私下曾物色过一个，但最终忍痛割爱

了。这倒不全是他不忍心背叛妻子，而是他有所顾虑。 

妻子是附近岳家川人，知书达理，心地善良，家境比他家还殷

实。妻子当姑娘时也是这一带出了名的可人儿，只是自小体弱多病，

整天离不开药罐子。这些年，眼见自己为张家续不上香火，很是内

疚，常常私下垂泪，也劝丈夫再办一个。但凤翔父亲还是摇头，他忌

惮他的几个大舅子小舅子。 

妻子娘家人丁兴旺，大舅子在县保安队当队长，小舅子在部队当

营长。特别是大舅子怕妹子日后吃苦受欺，“纳妾娶小”的事就是不

吐口。这阵听到王二先生又提起“再办一个人”的话后，凤翔父亲不

由得长吁一口气道：“你说的话我想过，可难弄啊。” 

“你说的是岳家的几个兄弟？” 

“是的。前年，我刚漏了点口风，老大当时脸就变了。” 

“那是前两年的事。实说，前几天，我给你大舅哥的姑娘看病，

说起你媳妇的事，给他挑明了，没盼头了。看样，你大舅哥的口气好

像有些回旋的余地。” 

“老兄，那你得空吹吹风，再给我使使劲。” 

“那还用说！” 

王二先生走后，凤翔父亲回到上房，看到当年柔弱可人的媳妇如

今寡黄寡黄，倒不由得心酸。事不由人，身子骨好点，媳妇何尝受

罪，何尝整天为“无后”的事而揪心。见媳妇打听看病的事，他只泛

泛给媳妇宽宽心，出门又招呼伙计们下地干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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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事真怪。就在大家都对凤翔母亲的生育能力判了死刑，就

在大舅哥默许了凤翔父亲“再办一个”时，三十多岁的凤翔母亲的肚

子好像和众人赌气，仿佛宣告自己不是废物似的骄傲地鼓胀起来了。 

天大的喜讯！凤翔父亲、母亲，凤翔舅家全都为凤翔母亲日渐隆

起的肚皮高兴不已。 

临盆时，镇嵩军围城，兵匪横行，到处都乱哄哄的。村中不少大

姑娘小媳妇都逃到外面，凤翔母亲有孕在身，想逃也无处可逃，只好

留在家中了。 

那时，驻扎在凤翔家的粮子连长是个三十来岁的大个子，凶巴巴

的，士兵都很怯火他。特别是那个小勤务兵，见了他如老鼠见了猫似

的，尻子都长眼。可他见了凤翔母亲倒和善，有时还咧嘴笑笑，笑得

凤翔母亲心里直发瘆。 

凤翔母亲那时已青春不驻，但风韵犹存，黄脸上依稀还保留着当

姑娘时可人的影子。私下，她对凤翔父亲说道：“我咋看那个侉子笑

得不对劲，不行，我躲到我娘家去。” 

“你娘家村子也驻着粮子，再说，快了，就怕娃生到你娘家，咱

的罪就大了。” 

关中道的风俗：姑爷绝不能在岳父母家过夜，女儿也绝不能在娘

家生孩子。倘若那样，就是对娘家神灵的大不敬，就会给娘家人带来

无尽的灾难。 

但那个大个子连长并非想象的那么坏。 

一日，又打了一仗，不久，几个粮子用一扇门板抬着连长回来。

一发炮弹打过来，连长负伤了。 

连长躺在门板上，浑身是血。一条腿耷拉在旁边，脸色惨白，疼

得头上满是豆大的汗珠。奇怪的是，远远看到凤翔母亲挺着大肚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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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鹅似的晃过来，竟灿烂地笑了。然后对旁边的人道：“我老婆怕

也快生了。” 

当晚，那个连长就死了。也许，连长一见到凤翔母亲就想到自己

的妻子。也许，残酷的战争中，血与火是不属于女人的，每个女人都

是爱神。 

这天，正是夏收时节，凤翔父亲在地里忙着，佣人李嫂差人急匆

匆告知他，媳妇怕是要生了。“人生人，吓死人”。其时，生小孩是

天大的事，也是极其危险的事，因生孩子毙命的妇女很多。凤翔父亲

赶回屋里时，李嫂已把开水烧好，草木灰、草纸早已准备停当，村子

北头的产婆刘氏正指指画画忙前忙后。屋里，媳妇正高一声低一声地

呻吟不住，叫得凤翔父亲直心慌，只是在院里推磨般转个不停。 

这边正忙乱着，那边，国藩母亲也快生了，催请产婆刘氏的人又

来了。 

“哎呀，我的天啊，真是的，咋都撵到一个茬口了！”刘氏急得

直捣小脚，“甭急，挺着，挺着，我一会就过去！” 

“能挺我何必跑过来！”来人急得也直跺脚。 

可以说，国藩家那阵是明宇一门中最没出息、最穷的一家。 

国藩爷爷辈开头时光景还不错，到他父辈时就走下坡路了。其

实，国藩父亲这人脑子并不笨，也舍得出力，可行事总异于常人，也

总干不好事。别人说东他偏西，别人说天他总看地。说他心细吧，他

真细心，院子里栽几棵树，他都要用绳子比画半天，前后左右要对得

端端正正。可他常粗心地把衣服穿反，裤带老忘记塞在裤腰里。说他

脾气好吧，还真好，小孩子家骂他他也只是笑笑。有时却暴得出奇，

为鸡毛蒜皮的事常和人翻脸……更逗人的是，那年，他家大黄狗把他

媳妇咬了，他不问伤势如何，反怪罪媳妇。道：“狗咋不咬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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